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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繹春天──元白〈夢游春〉的私情與共感
 

廖美玉 

（收稿日期：102 年 7 月 10 日；接受刊登日期：102 年 10 月 16 日） 

提要 

元稹〈夢游春七十韻〉作於元和 5 年（810）出貶江陵之際，白居易〈和夢游春詩一

百韻〉約作於元和 7 年（812）丁母憂居渭村時，同為孤寒士子、同處宦場邊緣，藉由相

同故事的重複敘事，傾訴個人私密情事，成為同情共感乃至流傳人口的元和體。本文從演

繹春天、記憶青春的角度切入，探討元白〈夢游春〉詩在詩歌發展史上的座標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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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係國科會 101 年度專題研究計畫：「知常、體變與書異：唐詩中的物候感知與詩學反應（NSC 

101-2410-H-035-026-MY3）」部分成果，在此特別感謝陳文華教授及兩位匿名審查人的寶貴建議。 
**  逢甲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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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由《詩經》所形塑的「春女思，秋士悲」，乃就兩性關係而言，映現春女、秋士同感

物化之思的自然現象，1呼應著大地之春的兩性青春故事，顯然有著比「悲秋」、「不遇」

的士人情懷更久遠的記憶。而感物之思的傳統，由於「志士悲秋」在創作與論述上的優

勢，2遂使「春女思，秋士悲」的兩性思情，淪於「淫奔」、「艷情」或「興寄」等不同詮

解，蒙上一層層的雲霧，難見自然本色。究其實，《詩》三百篇之後，士的「自覺」大幅

度朝向官僚體系與文人社群傾斜，男性作者致力於取得詩人社群的認同，純屬於兩性之間

的珍惜有限青春、渴望兩情相悅的春天之歌，逐步被感士不遇的悲秋傳統所取代，以

致於女／士的游春、嬉春、思春、尋春的青春記憶，乃停留在《詩》三百的水邊游女，以

及樂府詩的江南春思。3入唐之後，科舉考試對士人入帝王之竅起著虹吸的效應，為學仕

而纏綿人事的社交需求，4因應而起的是進京文士與倡伎所展演的兩性新關係，至中唐而

達高峰，除了新興的傳奇小說，元稹（779-831）、白居易（772-846）的敘事性長詩，更

進一步嘗試以敘事為抒情，極意擴大詩歌的容受量。由此來看元、白〈夢游春〉唱和之作，

陳寅恪〈艷詩及悼亡詩〉雖對詩中本事有嚴厲批判，對作品則仍給予高度肯定： 

 

〈夢游春〉一詩，乃兼涉雙文、成之者，……則知元、白〈夢游春〉詩，實非尋常遊

戲之偶作，乃心儀浣花草堂之鉅製，而為元和體之上乘且可視作此類詩最佳之代表者

也。5 

                                                        
1  漢．鄭玄箋：〈七月〉「女心傷悲」云：「春女感陽氣而思男，秋士感陰氣而思女，是其物化，所以悲

也。悲則始有與公子同歸之志，欲嫁焉。」（唐．孔穎達疏：《毛詩正義．豳風．七月》，《十三經注

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82 年），卷 8-1，頁 281）。漢．劉安：《淮南子．繆稱訓》云：「春女

思，秋士悲，而知物化矣。」《四部備要》（臺北：中華書局， 1981 年），卷 10，頁 7。 
2  在有關抒情傳統的形塑中，學者多著力以悲秋傳統作為論述主軸，如何寄澎：〈悲秋——中國文學

傳統中時空意識的一種典型〉直言「悲秋文學為中國文學傳統中之一種重要類型」（《臺大中文學

報》第 7 期（1995 年 4 月），頁 77-92）；郁白：《悲秋：古詩論情．引言》直言中國古代詩歌「自

我認同的問題幾乎永遠以同一季節——秋天，作為背景而展開的。……人們還指出：該類詩的巔峰

之作同樣是出現于 8 世紀的唐朝。」（（法）郁白著，葉蕭、全志剛譯：《悲秋：古詩論情》（桂

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 年），頁 9）；蕭馳：〈「書寫聲音」中的群與我，情與感：〈古詩十九

首〉詩學特質與座標意義的再檢討〉更直接提出「所謂『感物』詩多發生於秋冬季節的夜晚的悲歌」

（《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 30 期（2007 年 3 月），頁 45-85）。 
3  廖美玉：〈唐代〈江南〉諸曲的轉化、記憶與書寫〉，《文與哲》第 19 期（2011 年 12 月），頁 87-116。 
4  「纏綿」一詞，採晉‧陶潛：〈祭從弟敬遠文〉：「余嘗學仕，纏綿人事。流浪無成，懼負素志。」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臺北：里仁書局，1980 年），卷 7，頁 193-194。 
5  陳寅恪：《元白詩箋證稿》第四章〈艷詩及悼亡詩〉，《陳寅恪先生論文集》（臺北：文理出版社，1977

年），頁 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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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浣花草堂的五言長篇鉅製，鋪排元稹的兩段青春故事，顯得何其鄭重而委曲詳盡。元白

唱和的〈夢游春〉詩，把難以消解的個人私密情事，藉由詩歌載體向特定讀者傾訴，且又

關聯到個人婚戀與仕宦前途，取捨／生死之間的悲歡離合，其間幾度的生命轉折，可謂錯

節叢結，實難梳理。尤當青春故事成為難以追悔的失落時，如何藉由敘事來詮釋／重建生

命的本質與意義？又如何發揮浣花鉅製而成元和體之上乘？值得深入探究。 

二、記憶青春──纏綿私愛／婚姻／仕宦的私祕傳記 

元稹為鮮卑族拓跋部後裔，八歲喪父，隨母依倚舅族，一生婚戀與仕宦相繚繞，尤以

貞元 16 年（22 歲，800）與崔鶯鶯相遇，未及一年別去，文戰不勝；19 年（25 歲，803）

與白居易同登書判拔萃科，入秘書省任校書郎，與太子賓客韋夏卿之女韋叢（成之）結婚；

元和元年（28 歲，806）列才識兼茂明於體用科試第一，授左拾遺；4 年（31 歲，809）

韋氏卒，5 年（32 歲，810）出貶江陵，作〈夢游春詩七十韻〉。6如《禮記．禮運》所云： 

 

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存焉。故欲、惡者，心之大端也。7 

 

元稹在 32 歲以前，無論是人之大惡的死亡貧苦，或是人之大欲的飲食男女，都已一一親

身經歷過，是年所作〈夢游春七十韻〉，恰可映現其於此「心之大端」的折騰與安頓。 

元稹〈夢游春七十韻〉詩作於元和 5 年（810）出貶江陵（今湖北荊州）之際，而白

居易〈和夢游春詩一百韻〉約作於元和 7 年（812）前後，白居易丁母憂居渭村之時，兩

人先後於斯時斯地而作斯詩，已堪稱獨特，白居易〈和夢游春詩一百韻〉更採「以序引序」

的方式指出元稹原詩的創作緣由： 

 

微之既到江陵，又以〈夢游春詩七十韻〉寄予，且題其序曰：「斯言也，不可使不知

吾者知，知吾者亦不可使不知。樂天知吾也，吾不敢不使吾子知。」8 

 

 

 

                                                        
6 元稹生平事跡與相關詩作編年，同前註；參見卞孝萱：《元稹年譜》（山東：齊魯書社，1980 年）。 
7 唐．孔穎達疏：《禮記正義》，《十三經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82 年），卷 22，頁 431。 
8 唐．白居易著，朱金城箋校：《白居易集箋校 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年），卷 14，頁 863-8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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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稹序具有對話與私人的書信性質，先以帶有論辨思維的表述方式，將白居易視為特定讀

者，訴說自己的生命故事，並期待白居易能夠充分了解且有所回應。而白居易的回應亦頗

為積極： 

 

予辱斯言，三復其旨，大抵悔既往而悟將來也。然予以為苟不悔不寤則已，若悔於此

則宜悟於彼也。反於彼而悟於妄，則宜歸於真也。況與足下外服儒風，內宗梵行者有

日矣。而今而後，非覺路之返也，非空門之歸也，將安反乎？將安歸乎？今所和者，

其章指卒歸於此。夫感不甚則悔不熟，感不至則悟不深。故廣足下七十韻為一百韻，

重為足下陳夢游之中所以甚感者，敘婚仕之際所以至感者，欲使曲盡其妄，周知其非。

然後返乎真，歸乎實，亦猶《法華經》序火宅、偈化城；《維摩經》入婬舍，過酒肆

之義也。微之微之，予斯文也，尤不可使不知吾者知，幸藏之云爾。（同上） 

 

白居易將元稹〈夢游春詩七十韻〉定位為「悔既往而悟將來」，對元稹的悔過自懺，白居

易一方面採取高標準的督責姿態，期許悔而能悟以歸於「真」，並且以佛教的「覺路」、

「空門」為指標，指引向成佛入湼盤的境界。另一方面又極力展露迴護的心意，採取詩意

詩韻呼應的唱和方式，把元稹親歷「夢游之中」與「婚仕之際」所扮演的幾種角色及其背

後的故事，作更淋漓盡致的推演鋪陳。這種藉由「曲盡」完全重現朋友的私祕情事，以「甚

感」、「至感」的赤裸揭露，達到「熟悔」、「深悔」的完全懺悔，而得以面對真實的自

己，堪稱為深度自我認識的私祕傳記。白居易更進一步扮演起心靈導師的角色，以佛教為

喻：「《法華經》序火宅、偈化城；《維摩經》入婬舍、過酒肆之義」，佛經中把人世間

的生老病死憂患等苦難比喻為火宅，以化城比喻眾人暫時休息的小乘涅槃，以婬舍、酒

肆比喻外在的誘惑，目的都在求取真正的大乘涅槃。9因此，白居易乃採取對原作加大渲

染的獨特表述方式，希望元稹能渡過諸般苦難、誘惑以修得正果。 

對於元稹〈夢游春〉詩所吐露的個人私祕情事，白居易選擇以「廣」原作的方式，藉

由重現且更加渲染的參與創作，參與了元稹個人婚戀仕宦的生命故事，而成為「共同擁有

私祕」的共同體。一句「尤不可使不知吾者知」，則所謂的「廣」，乃是借元稹母題，加

入了白居易個人的私祕情懷，從而使「夢游春」成為兩人專屬溝通網絡，示現了兩人不同

於尋常的「知己」關係。由於元白〈夢游春〉都聚焦在元稹 22-32 歲的婚戀與仕宦故事，

                                                        
9 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第三譬喻品》：「三界無安，猶如火宅，眾苦充滿，甚可怖畏，常

有生老病死憂患，如是等火，熾然不息。」（《大正新脩大藏經》（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83 年），

第 9 卷〈法華部），頁 14。）又〈化城喻品第七〉：「爾時導師，知此人眾既得止息無復疲倦，即滅化

城，語眾人言：汝等去來。寶處在近，向者大城，我所化作，為止息耳。」（頁 26）又鳩摩羅什譯：

《維摩詰所說經．方便品第二》：「入諸婬舍，示欲之過；入諸酒肆，能立其志。」（第 14 卷（經集

部一），頁 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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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社會網絡的牽連糾葛而有幾番轉折，其複雜性已非傳統抒情詩所能涵攝，如何呈現詩

的「敘事性」乃成為兩人交映／較量的關鍵點。浦安迪《中國敘事學》指出文學的三大體

式：抒情詩、戲劇和敘事文，都具有表現人生經驗的本質和意義，並區別敘事文與抒情詩

如下： 

 

敘事文側重于表現時間流中的人生經驗，或者說側重在時間流中展現人生的履歷。……

敘事文并不直接去描繪人生的本質，而以「傳」（transmission）事為主要目標，告訴

讀者某一事件如何在時間中流過，從而展現它的起訖和轉折。 

抒情詩直接描繪靜態的人生本質，但較少涉及時間演變的過程。10 

 

相對於抒情詩著重在「靜態的人生本質」，敘事文顯然更側重在時間演變的過程。由此來

看元白的〈夢游春〉，雖具有「敘事文」的側重特定階段的人生履歷，卻又直接討論人生

本質，且採用以抒情為主的詩歌載體，顯然已非「敘事文」所能拘限。尤以元白〈夢游春〉

詩採唱和的方式，以對方為特定讀者，對著信任的對象，放懷傾訴私祕情事，除了具有抒

發心情、釋放壓力、整理思緒等作用，同時也意圖說服對方或期待對方的回應，當然也要

冒著私密情事被揭露或批判的風險。因此，白居易同樣回報以「不可使不知吾者知」的和

詩，充分透顯出兩人不同一般的知己情誼。再就敘事而言，通常是事過境遷之後，回首前

塵往事，方能逐一釐清前因後果，如華萊士．馬丁《當代敘事學》所云： 

 

敘事是關於過去的。被講述的最早的事件僅僅是由於後來的事件才具有自己的意義，

並成為後事的前因。11 

 

元稹〈夢游春〉所關涉的婚戀仕宦，長踰十年，其中人物的關係網絡，事件的始末因果，

人事的牽連糾葛，行動的模式與功能，乃至家庭與社會的複雜背景，事件的後來發展既非

始料所及，原初事件的取捨抉擇又不具可逆性，再加上當事者元稹與特定讀者白居易各有

其敘事視角，亦各有其「不可使不知吾者知」的隱私，相互交換／交織而成青春故事。而

同為孤寒士子、同處宦場邊緣的元白，藉由相同故事的重複敘事，更免不了有同題競彩的

意味，其複雜性遠非抒情詩或敘事文所能容受。回歸細讀文本，方能有更入微的討論。 

                                                        
10 （美）浦安迪講演：《中國敘事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 年），頁 4-7。 
11 （美）華萊士．馬丁（Wallace Martin），伍曉明等譯：《當代敘事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0

年），頁 8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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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婚戀與仕宦：元稹〈夢游春七十韻〉的悲歡哀豔 

元稹八歲喪父後隨母寄人籬下，生存的艱難與貧窮的記憶，在長慶 2 年（44 歲，822）

作〈同州刺史謝上表〉，有「母兄乞丐以供資養，衣不布體，食不充腸」的生理匱乏感與

心理羞愧感，有「涕咽發憤……苦心為文，夙夜強學」的刻苦歷程，有仕途上「無朋友為

臣吹噓，無親黨為臣援庇」的孤立處境，12依然十分苦澀。回到 32 歲的元稹，以〈夢游

春七十韻〉的敘事長詩，聚焦在親歷的人之大惡與大欲，一一演示其婚戀與仕宦所關涉的

青春愛慾、生死窮達，顯然不僅僅是追憶逝水年華的抒情性質，俄．尼．別爾嘉耶夫《自

我認識──思想自傳．序言〉自揭： 

 

在記憶中有復活的力量，記憶希望戰勝死亡。當我重新記憶起被遺忘的事情時，在那

一瞬間，這種回憶具有積極──改造的性質。我并不是那種面向過去的人，我是面向

未來的。對我來說，過去有著孕育未來的意義，面向過去的人所固有的憂傷狀態，不

是我所具有的。比起憂傷來，我所固有的苦悶完全是另一種狀態。比起抒情型的人來，

我更是一個悲劇型的人，這應當在我的自傳中留下印跡。13 

 

32 歲的元稹，背負著孤寒無援的家族命運，發憤強學，苦心為文，自然不會是面向過去

的人，也不能是抒情型的人，他更沒有權力沈浸在憂傷自憐中，藉由詩歌記憶個人悲劇性

私祕情事，是否具有戰勝死亡並獲得復活的力量？又如何孕育出未來的意義？將是探討的

重點。 

（一）〈夢游春〉前傳：春思的自我壓抑、潰決與隄防 

元稹孤貧依人的弱勢處境，乃嚴格自我壓抑兩性之間的春思，如〈鶯鶯傳〉所云：「內

秉堅孤，非禮不可入。或朋從遊宴，擾雜其間，他人皆洶洶拳拳，若將不及，張生容順而 

 

                                                        
12 唐．元稹撰，冀勤點校：《元稹集》（臺北：漢京文化公司，1983 年），卷 33，頁 383-385。 
13 （俄）尼．別爾嘉耶夫著，雷永生譯：《自我認識——思想自傳》（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

年），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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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終不能亂。以是年二十三，未嘗近女色。」14元稹以謹守禮法、不近女色築起城牆，

確保自己的上進，是年在京作〈尋西明寺僧不在〉云： 

 

春來日日到西林，飛錫經行不可尋。蓮池舊是無波水，莫逐狂風起浪心。15 

 

元稹游春的惟一選擇是西林寺，以「莫逐狂風起浪心」的強力自我約束，消弭春天所激起

的蕩漾。而這一道自我防衛的城牆，在同一年入仕並與崔鶯鶯相遇時，傾刻崩毀，〈古艷

詩二首〉云： 

 

春來頻到宋家東，垂袖開懷待好風。鶯藏柳闇無人語，惟有牆花滿樹紅。 

深院無人草樹光，嬌鶯不語趁陰藏。等閒弄水浮花片，流出門前賺阮郎。（頁 42-43） 

 

此即〈鶯鶯傳〉張生所綴〈春詞〉以授崔氏者，春游地點已由佛寺移往〈登徒子好色賦〉

的作者家，而「莫逐春風」的自我約束已轉而為開懷迎風，盡情捕捉柳陰藏不住的嬌鶯、

溢出牆頭的滿樹紅花、流出門外的弄水浮花，元稹已完全被繁春盛景所迷惑，為求仕而自

我壓抑的青春熱情，因逢鶯鶯而獲得釋放，惟如〈贈雙文〉的「曉月行看墮，春酥見欲銷」

（頁 43）、〈鶯鶯詩〉的「夜合帶煙籠曉月，牡丹經雨泣殘陽」（頁 45），畢竟蒙上一

層夜色或煙霧，無復《詩》三百篇的自然無邪。 

因此，次年元稹即忍情回京應試，寫下〈會真詩三十韻〉，把兩性之間的青春戀情，

書寫成游仙式的兩性春宵燕好，使閨怨春思中沒有姓名與臉孔的不眠女子，顯像為生香活

色、令人性情搖蕩的麗人。全詩為五言排律，由「微月透簾櫳」拉開序幕，以六句鋪寫月

色下的春景，烘托出「羅綃垂薄霧，環佩響輕風」的女子，打量出「珠瑩光文履，花明隱

繡櫳。寶釵行彩鳳，羅帔掩丹虹」的華麗妝扮，更在「戲調初微拒，柔情已暗通」的前戲

之後，放筆鋪敘兩性繾綣時的女體： 

 

低鬟蟬影動，回步玉塵蒙。轉面流花雪，登床抱綺叢。鴛鴦交頸舞，翡翠合歡籠。眉

黛羞偏聚，朱脣暖更融。氣清蘭蕊馥，膚潤玉肌豐。無力慵移腕，多嬌愛斂躬。汗光

珠點點，髮亂綠蔥蔥。（頁 47） 

 

                                                        
14 同註 12，〈外集．補遺 6〉，頁 671。元稹自述所稱年 23，卞孝萱作貞元 16 年（22 歲），同註 6，頁

53-55。 
15  楊軍：《元稹集編年箋注．詩歌卷》（西安：三秦出版社，2002 年），頁 41。下引元稹詩主要依據此

書，為避繁瑣，採隨文加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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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稹以妍辭麗句重演一夜繾綣，精雕細琢、風致宛然，彷彿是可以沈酣一世的溫柔鄉，卻

又細筆摹寫一夜風流之後的臨別依依，穿插其中的是金母、蕭史、瑤華、碧帝、歸洛、止

嵩、巫雲、楚雨等仙家用語，把春宵繾綣的露水姻緣，演繹成可遇不可求的人生艷遇。 

元稹與崔鶯鶯分手二年後，終登書判拔萃科、入秘書省任職，並與韋叢結婚，同年作

〈古決絕詞三首〉，其二由「噫春冰之將泮，何予懷之獨結」，再度興起被春天撩撥的舊情：

「有美一人，于焉曠絕。一日不見，比一日於三年，況三年之曠別。」卻又以春天所誘發

的男女之情為不可恃：「矧桃李之當春，競眾人而攀折」，更以春天戀情的普遍性為自己開

脫：「我自顧悠悠而若雲，又安能保君皚皚之如雪」、「幸他人之既不我先，又安能使他人

之終不我奪」（頁 65），既解構了《詩經》以來春天戀情的意義，也毀棄了守護漢樂府〈白

頭吟〉中「皚如山上雪」的純潔愛情誓言，16男子遂得以高唐行雲自許，取得了對婚戀的

解釋權。次年元稹乃在以鶯鶯為題的傳記中加入一段議論文字： 

 

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必妖於人……予之德不足以勝妖孽，是用忍情。17 

 

於是從《詩經》中「君子好逑」的「窈窕淑女」，一變而成尤物妖孽，「君子」的態度也

由「求之」轉而去之，甚而以「使知者不為，為之者不惑」相互警惕，為動人的兩性青春

情歌劃上休止符。 

（二）青春版〈桃花源記〉：以春宵綺夢記憶一段失落的戀情 

元稹的婚姻與仕宦榮景約只七年光景，韋氏亡後次年，即由東監察御史出貶為江陵士

曹參軍，婚仕相兼的生死天壤，在〈夢游春七十韻〉中詳細回顧從 22 歲到 32 歲的十年之

間，如何在私愛與婚姻之間作取捨，又如何在面對生離死別之後，在貶謫地的百無聊賴中，

藉由記憶往日的閨房燕妮、米鹽瑣屑，更深刻體會出生命的悲歡哀豔與纏綿悵惘。〈夢游

春七十韻〉為五言七百字長詩，以四句為一單位，在情節上可概略分為婚前戀情、婚姻與

仕宦三部分。首先以一場春游神仙洞府的夢喻，有如青春版的〈桃花源記〉，把上古純樸

自然的兩性青春戀情，演繹成夢入、艷遇、醒而不可復得的「青春樂園」： 

 

                                                        
16 逯欽立輯校：《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漢詩》（北京：中華書局，1998 年），卷 9，頁 274。 
17 同註 12，〈外集．補遺 6〉，頁 677。陳寅恪：〈讀鶯鶯傳〉指出：「蓋唐代社會承南北朝之舊俗，通以

二事評人品之高下，此二事一曰婚，一曰宦。凡婚而不娶名家女，與仕而不由清望官，俱為社會所
不恥……明乎此，則微之所以作〈鶯鶯傳〉，直敘其自身此亂終棄之事跡，絕不為之少慙或略諱者，
即職是故也。」（同註 5，頁 7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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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歲夢游春，夢游何所遇。夢入深洞中，遂果平生趣。18 

 

「春」與「仙」的結合具有美好而又短暫飄忽的特質，卻又用「平生趣」透顯追求與樂在

其中的心意。接著引領讀者重回現場：「清泠淺漫流，畫舫蘭篙渡。過盡萬株桃，盤旋竹

林路。」元稹以「桃花源」為藍本鋪設夢游的場景，把陶淵明〈桃花源記〉中上古純樸自

然的居家生活的「樂園」印記，替換成社會體制之外的青春樂園，跳脫《詩》三百以來「思

而不得」的抒情式兩性互動模式，直接以入園的方式進行： 

 

長廊抱小樓，門牖相回互。樓下雜花叢，叢邊繞鴛鷺。池光漾霞影，曉日初明煦。未

敢上階行，頻移曲池步。烏龍不作聲，碧玉曾相慕。漸到簾幕間，徘徊意猶懼。閑窺

東西閤，奇玩參差布。隔子碧油糊，駝鉤紫金鍍。逡巡日漸高，影響人將寤。鸚鵡饑

亂鳴，嬌娃睡猶怒。簾開侍兒起，見我遙相諭。鋪設繡紅茵，施張鈿妝具。潛褰翡翠

帷，瞥見珊瑚樹。不辨花貌人，空驚香若霧。（同上） 

 

元稹善於寫景，採取細筆描摹的筆法，以長達十四韻的篇幅，極力渲染入園後、「春女」

出場前的場景與動作：把入桃花源後「屋舍儼然」的敞亮村居，刻畫成長廊與門牖相互掩

映的「家屋」，洩露出遮掩與對特定對象開放的訊息。又把「桑竹之屬」替換成「花叢」，

把「雞犬」替換成「鵷鷺」，並抹去「黃髮垂髫」等避世男女。而夢入之前的無波蓮池，

夢入後所見為霞影煦日點綴得波光瀲灧，並以「烏龍」、「碧玉」二個典故說明兩性之間

的情愫款曲，而「未敢」、「頻移」、「漸到」、「徘徊」、「逡巡」更鮮活刻畫出「闖

入者」的模樣姿態，尤其「閑窺」以下，極力刻畫屋內陳設的精美奢華，更藉由鸚鵡饑鳴、

嬌娃睡怒的動物本能，映現出欲求不得滿足的生理反應。即使「簾開」之後，仍著眼於繡

紅茵、鈿妝具、翡翠帷、珊瑚樹等眩目的閨房擺設，女色依然如花若霧，「潛褰」、「瞥

見」、「不辨」與「空驚」的引句字，充分透顯出誤入後的窺視與驚歎。緊接著聚焦在女

色的摹寫： 

 

身迴夜合偏，態斂晨霞聚。睡臉桃破風，汗妝蓮委露。叢梳百葉髻時勢頭，金蹙重臺

屨踏殿樣。紕軟鈿頭裙瑟瑟色，玲瓏合歡袴夾纈名。鮮妍脂粉薄，暗澹衣裳故。最似紅

牡丹，雨來春欲暮。（同上） 

 

 

                                                        
18 同註 15，頁 337-338；同註 12，〈外集．補遺 1〉，頁 635-636；清．彭定求等編：《全唐詩》（北京：

中華書局，1999 年），卷 422，頁 4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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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了以夜合、晨霞、桃風、蓮露形容女子的體態儀容，更著墨在女子的裝扮上，觀看的重

點有二：一是充滿時尚感的髮型、鞋履，一是精美的裙與貼身的袴，形容至此，元稹素所

承擔的貧苦大惡與男女大慾兩大端，相互攪擾乃至雙重撞擊，最終以雨打紅牡丹結束了綺

麗春景，並且成了回不去的桃花源： 

 

夢魂良易驚，靈境難久寓。夜夜望天河，無由重沿泝。（同上） 

 

對自幼孤貧的元稹而言，「貧苦大惡」既然是與生俱來的宿命，「男女大欲」就只能是一

場短暫的青春綺夢，有如偶入桃花源一般，既出之後即不可復得。甚且為了改善「貧苦大

惡」的宿命，在「無由重沿泝」之外，還得重新築起另一道更為堅固的城牆： 

 

結念心所期，返如禪頓悟。覺來八九年，不向花回顧。雜合兩京春，喧闐眾禽護。我

到看花時，但作懷仙句。浮生轉經歷，道性尤堅固。近作夢仙詩，亦知勞肺腑。（同

上） 

 

以禪宗的頓悟對治無法忘懷的「結念」，並選擇以「春禽」象徵京城的春天，把「春花」

封鎖在桃花源中，甚至藉由「懷仙句」、「夢仙詩」的書寫，驗證著自己堅固的道性。 

（三）婚／仕的「儀式」與「社會」屬性 

元稹歷歷寫下「年少的我」，如何經歷男女大欲的壓抑、縱放與收束，以此開展的婚

姻故事，仿如成年成家的「儀式」，早在《儀禮．士昏禮》即已詳細記載納采、問名、納

吉、納征、請期、親迎六道婚禮儀式，19是士人學習與施行士禮的依據，藉由重複「演示」

而成為被認可的社會行為。因此，元稹乃以迥異的筆調訴說著： 

 

一夢何足云，良時事婚娶。當年二紀初，嘉節三星度。朝蕣玉佩迎，高松女蘿附。韋

門正全盛，出入多歡裕。甲第漲清池，鳴騶引朱輅。廣榭舞萎蕤，長筵賓雜厝。青春

詎幾日，華實潛幽蠹。秋月照潘郎，空山懷謝傳。紅樓嗟壞壁，金谷迷荒戍。石壓破

闌干，門推舊梐枑。（同上） 

 

 
                                                        
19 唐．孔穎達疏：《儀禮注疏》，《十三經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82 年），卷 4，頁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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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於婚前青春綺夢的長編鋪排，婚姻的考量只以一句「韋門正全盛」作綰結，從「良時

事婚娶」的行禮如儀，到甲第、鳴騶、廣榭、長筵的顯貴排場，寫得慎重奢華。韓愈〈監

察御史元君妻京兆韋氏墓誌銘〉有云：「詩歌碩人，爰敘宗親。女子之事，有以榮身。夫

人之先，累公累卿。有赫外祖，相我唐明。」20頌揚韋叢的顯家世，而元稹選用的物華，

是朝開暮謝的夏日蕣華，以及依松而生的女蘿，以致長筵之後緊接著即是「青春詎幾日，

華實潛幽蠹」，繁華轉瞬，空山秋月的寂寥，就只剩壞壁、荒戍、破闌干與舊梐枑，仍是

一場幻夢： 

 

雖云覺夢殊，同是終難駐。悰緒竟何如，棼絲不成絇。（同上） 

 

回不去的不僅是青春綺夢，依禮而行的豪門婚姻，同樣是不足以依賴的夢境一場。元稹對

兩性婚戀的困惑，竟以「卓女白頭吟，阿嬌金屋賦。重璧盛姬臺，青冢明妃墓」的典故堆

疊，作出「幸有古如今」的自慰，把兩性之間不可化約的複雜婚戀關係，就此終結。元稹

宣告婚戀皆如夢的本質後，撇開婚前艷遇的崔鶯鶯與婚姻體制的韋叢，充分透顯出專屬於

「士」的故事： 

 

況余當盛時，早歲諧如務。詔冊冠賢良，諫垣陳好惡。三十再登朝，一登還一仆。寵

榮非不早，邅迴亦云屢。直氣在膏肓，氛氳日沈痼。不言意不快，快意言多忤。忤誠

人所賊，性亦天之付。乍可沈為香，不能浮作瓠。誠為堅所守，未為明所措。事事身

已經，營營計何誤。美玉琢文珪，良金填武庫。徒謂自堅貞，安知受礱鑄。長絲羈野

馬，密網羅陰兔。物外各迢迢，誰能遠相錮。時來既若飛，禍速當如騖。曩意自未精，

此行何所訴。努力去江陵，笑言誰與晤。江花縱可憐，奈非心所慕。石竹逞奸黠，蔓

青誇畝數。一種薄地生，淺深何足妒。荷葉水上生，團團水中住。瀉水置葉中，君看

不相污。（同上） 

 

元稹顯然有意撇清「仕」與「婚」的關係，而「仕」顯然是「婚」以外另一種更複雜的「社

會儀式」：個人的努力必須獲得社會群體的認可與約束，一旦個人行為挑戰了社群的規範

與宰制，就會被逐出社會群體。元稹以長達二十二韻的詩句，委曲訴說個人的仕宦歷程：

15 歲明經及第的「寵榮非不早」，28 歲列才識兼茂明於體用科試第一、授左拾遺的上疏

論政；31 歲為監察御史、彈奏數十事，以致於如今的貶官。元稹詳細剖析個人特質：天

生才質與力爭上游的努力，直氣氛氳、快意直言的個性，寧為沈香、不作浮瓠的擇善固執，

                                                        
20 唐．韓愈：《韓昌黎集．韓昌黎文集校注》（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75 年），卷 6，頁 210-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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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恃美玉良金的堅貞、野馬陰兔的不可羈束，不願受到礱鑄禁錮；由此而導致宦海的速起

速禍，乃有此次的貶謫江陵，引發孤孑無援的焦慮與挫折感。不論是青春綺夢或婚仕儀式，

既已一一經歷並且逐步消解，因而對江花、石竹、蔓青等繁春煙花，不再心動，反而以未

花的荷葉自喻，在一片水澤中擁有不被沾染的清明，而岸邊游女也同樣被摒擋在這一池春

水之外，自我防衛的城牆也再度築起，彷彿又回復到了未遇之前的堅孤與忍情。 

四、白居易〈和夢游春一百韻〉的仿擬、渲染與置入 

白居易〈和夢游春一百韻〉收入「律詩類」，21先以〈序〉揭示兩人互為讀者的寫作

意旨，各自把自己的私密情事與想法展示在對方面前，為詩作的閱讀與闡釋設立了「前

見」。再就兩人的身世背景來看，元稹固然是自幼孤寒，白居易亦不遑多讓，〈與元九書〉

云： 

 

然僕又自思，關東一男子耳，除讀書屬文外，其他懵然無知，乃至書畫棋博可以接群

居之歡者，一無通曉，即其愚拙可知矣。初應進士時，中朝無緦麻之親，達官無半面

之舊。策蹇步於利足之途，張空拳于戰文之場。（卷 45，頁 2793） 

 

唐代孤寒士子的上進之路，本就大不易，元白同為孤寒無援的政壇邊緣人，在社交場合中

更屬弱勢者，既乏「接群居之歡」的技藝，也無親族師友的奧援，同病相憐使得兩人互為

分享對方私祕的惟一讀者。而唱和詩的文體特性，又著重在詩意或詩韻的呼應，具有逞才

競能的意味，如元稹〈上令狐相公詩啟〉所云： 

 

稹與同門生白居易友善，居易雅能為詩，就中愛驅駕文字，窮極聲韻，或為千言、或

為五百言律詩，以相投寄。小生自審不能以過之，往往戲排舊韻，別創新詞，名為次

韻相酬，蓋欲以難相挑耳。22 

 

 

                                                        
21 同註 8，卷 14，頁 864-866，為避繁瑣，以下引詩文採隨文加註卷頁；參見註 18，《全唐詩》，卷 437，

頁 4858。 
22 同註 12，〈集外文章〉，卷 60，頁 633。清．趙翼：《甌北詩話》即明指元白和韻詩：「長篇累幅，多

至百韻，少亦數十韻，爭能鬥巧，層出不窮……一往一來，彼此角勝，遂以之擅場。」（臺北：廣文

書局，1971 年），卷 4，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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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易〈和夢游春詩一百韻〉即以長達千言的五言仄韻長篇，回應元稹投寄的七百言原作，

彼此在「驅駕文字，窮極聲韻」、「戲排舊韻，別創新詞」的相難相挑中，建立極獨特的

「敵友一體」的親密關係，在相互仿擬、競技中達到自我認識、自我形塑的功能。白居易

〈和微之詩二十三首并序〉也有「定霸取威」、「依次用韻，韻同而意殊。約體為文，文

成而理勝」、「足下來章，惟求相困，故老僕報語，不覺大誇」、「亦欲三千里外，一破

愁顏，勿示他人，以取笑誚」等指稱（卷 22，頁 1463），同題唱和的相困相敵、相互慰

藉，既要意殊理勝，也要能排遣愁顏，唱和本就是應酬詩中拘限最多者，元白〈夢游仙〉

更彼此約定「不可使不知吾者知」的保密協議，使唱和成為兩人交換祕密的「私據」，而

如序所定位之「廣」，更使和詩的創作空間大幅提升。 

（一）不是「誤入」的桃花源：非婚姻女性的春花鶯歌 

白居易如何藉由元稹的私祕「客料生活」，翻出「自家體段」、「自家性情」？進而使

「他者」與「自我」混雜共生、相互依存，抑或是藉元稹「酒盃」抒吐自家情事？比較元

白二詩，白詩前四句為： 

 

昔君夢游春，夢游仙山曲。怳若有所遇，似愜平生欲。（卷 14，頁 864） 

 

首句增加「君」字以取得第三人稱的敘述觀點，更以「愜平生欲」取代「遂平生趣」，揭

露「男女」為「人之大欲」的本質。接下來以「因尋菖蒲水，漸入桃花谷。到一紅樓家，

愛之看不足。」四句，改變「夢入」的偶然性，縮短「誤入」的曲折性，代之以具主動的

「尋」而「入」、「到」、「愛」，其中「菖蒲」的介入，提點出江南水岸的自然景觀。

依潘富俊考證，《詩經》未見菖蒲類植物，《楚辭》中的蓀、荃指的都是菖蒲，23屬香草

植物，有時也用以尊稱君王，24若依〈鶯鶯傳〉所載元、崔相遇之蒲州（今江西），有永

濟渠，屬黃河漕運水系，菖蒲宜非當地常見物產。又《呂氏春秋》云：「冬至后五旬七日，

菖始生。菖者，百草之先生者也，於是始耕。」25冬去春臨，菖蒲乃先於百草而萌芽。白

居易新增原詩所無的「菖蒲」，未必是實景，旨在指涉元稹遭貶後追尋香草、君王與

                                                        
23 潘富俊：《楚辭植物圖鑑》（臺北：貓頭鷹出版，2011 年），頁 66-67。又氏著：《中國文學植物學》

統計《全唐詩》中出現的菖蒲的次數，遠高於其他朝代的文學作品。（臺北：貓頭鷹出版，2011 年），

頁 56、296。 
24 如屈原：《九章．抽思》云：「數惟蓀之多怒兮，傷余心之懮懮」、「玆歷情以陳辭兮，蓀詳聾而不聞」，

都有九重阻絕的憂思。見姜寅清：《屈原賦校注》（臺北：世界書局，1961 年），卷 4，頁 433、439。 
25 秦．呂不韋：《呂氏春秋．士容論第六．任地》（北京：中華書局，1991 年），卷 26，頁 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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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的多重意涵。接著以「池流渡清泚，草嫩蹋綠蓐。門柳闇全低，檐櫻紅半熟」四句

摹寫春天的物候：以五個水邊字映現豐沛的春水，由嫰草如茵到垂柳已依依，而初春繁英

如雪的櫻桃花，也已轉為半熟紅果，鋪設出美好而短暫的春光流轉。「轉行深深院，過盡

重重屋」四句以快轉的手法，跳過原詩「未敢」、「頻移」等矜持與窺探的冗長過程，直

接登堂入室，並以烏龍、青鳥的助力，由玉珮珠履的聞辨帶出「娉婷十五六」的青春少女，

白居易把摹寫焦點擺在女色的裝扮與動作： 

 

霞光抱明月，蓮豔開初旭。縹緲雲雨仙，氛氳蘭麝馥。風流薄梳洗，時世寬妝束。袖

軟異文綾，裾輕單絲縠。裙腰銀線壓，梳掌金筐蹙。帶纈紫蒲萄，袴花紅石竹。凝情

都未語，付意微相矚。眉斂遠山青，鬟低片雲綠。帳牽翡翠帶，被解鴛鴦襆。秀色似

堪餐，穠華如可掬。半卷錦頭席，斜鋪繡腰褥。朱脣素指勻，粉汗紅綿撲。（頁 864） 

 

白居易以長達十二韻的極力形容，用比原詩更穠艷鮮妍的色調，重新演示元稹的風流韻

事，以風光明媚的夜月朝花，映襯出芬芳佳人，不同於元稹的品頭論足與聚焦裙袴，白居

易顯然更懂得品賞妝扮的時尚感，觀看的重點擺在袖、裾、裙腰、梳掌、帶纈與袴花，全

屬具裝飾性的局部特寫，凸顯出材質與做工的細緻名貴，花色與樣式的精美華麗，迥出平

常。緊接著以四句恣意捕捉女子的臉部表情，再帶到以翡翠、鴛鴦為飾的具暗示性寢具，

映現出有如李白〈古意〉所云「中巢雙翡翠，上宿紫鴛鴦。若識二草心，海潮亦可量」，26

召喚著亙古的兩性青春故事。甚至不避輕佻地寫出穠華秀色的「可餐」、「可掬」，已帶

有侵犯性；「半卷」四句的褥席不整與重整妝容，更寫得肆意，彷如親見其人、親歷其境

般，猶如小說筆意，而纏綣香艷更勝原作。 

（二）婚／仕的成與毀：婚姻的正當性與社會價值 

相較於元稹有意切割婚與仕的關係，白居易對同具社會儀式性質的婚／仕則採取合一

的視角，因此，對於婚姻體制外的青春戀情，白居易採用簡筆描述由夢到醒的發展，只以

「心驚睡易覺，夢斷魂難續。籠委獨棲禽，劍分連理木」四句，映現好夢易醒、快劍斬情

絲的道理，彷彿書寫過後，曾經擁有的綺思艷遇，與亙古的青春情懷，就如一場夢境般絲

毫不帶感情，以致於春夢一醒就回到未入前的全然無瑕： 

 

 

                                                        
26 同註 18，《全唐詩》，卷 167，頁 1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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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誠期有感，誓志貞無黷。京洛八九春，未曾花裏宿。壯年徒自棄，佳會應無復。鶯

歌不重聞，鳳兆從茲卜。（頁 864） 

 

相對於元稹夢醒後猶有「夜夜望天河」與看花懷仙的牽絆，白居易則形塑一個自絕於春天

的貞志士子，把隱喻非婚姻女性的春花鶯歌摒擋在婚姻之外，極力追求符合社會期待且受

到體制保障的鸞鳳和鳴： 

 

韋門女清貴，裴氏甥賢淑。羅扇夾花燈，金鞍攢繡轂。既傾南國貌，遂坦東床腹。劉

阮心漸忘，潘楊意方睦。新修履信第，初食尚書祿。九醞備聖賢，八珍窮水陸。秦家

重蕭史，彥輔憐衛叔。朝饌饋獨盤，夜醪傾百斛。親賓盛輝赫，妓樂紛曄煜。宿醉纔

解酲，朝歡俄枕麴。飲過君子爭，令甚將軍酷。酩酊歌鷓鴣，顛狂舞鴝鵒。（頁 864-865） 

 

唐代士人所極思跳脫的六朝門第世襲觀念，顯然已移轉到女性身上：相對於游春書寫的極

力摹寫女色，此際逕以父系的「韋門女」、母系的「裴氏甥」，標示女性存在的位置，乃

建立在「系出名門」的家族譜系上。27因此，對女性角色的摹寫，只以傾國成詞概括女性

容貌，另以羅扇、花燈、金鞍、繡轂的堆砌，襯托婚姻女子的出身貴顯。至於男性角色則

取「坦腹東床」、「潘楊之睦」的世家聯姻典故，強化婚姻的正當性，澈底抹去游春的記

憶。白居易更結合婚與仕，奠基在岳婿相得的關係上，尤著力於宴飲的精美奢華，親賓的

繁盛融洽，宴聚次數的頻繁，歌舞妓樂的盡情盡興，填補了孤寒士子在社交上的空白，映

現出婚姻所帶來的社會價值，對元稹自幼孤貧的成長經驗，更發揮了極大效益的彌補作

用，也澈底覆蓋了兩性纏綣的青春綺夢。因此，對於韋叢的死亡，白居易以更大的篇幅加

以摹寫： 

 

月流春夜短，日下秋天速。謝傅隙過駒，蕭娘風過燭。全凋蕣花折，半死梧桐禿。闇

鏡對孤鸞，哀弦留寡鵠。淒淒隔幽顯，冉冉移寒燠。萬事此時休，百身何處贖。提攜

小兒女，將領舊姻族。再入朱門行，一傍青樓哭。櫪空無廄馬，水涸失池鶩。搖落廢

井梧，荒涼故籬菊。莓苔上几閣，塵土生琴筑。舞榭綴蠨蛸，歌梁聚蝙蝠。嫁分紅粉

妾，賣散蒼頭僕。門客思徬徨，家人泣咿噢。（頁 865） 

 

 

                                                        
27 唐代除了清河博陵二崔、隴西趙郡二李、太原王、范陽盧、縈陽鄭的「五姓七望」，另有韋、裴、柳、

薛的「關中四姓」，韋叢即身兼二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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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易以春夜月的迅速流逝，旋即轉入秋天的凋殘，映現出沒有夏天的短暫婚姻，所選用

的物華，除了同於原作的夏日蕣華，另以梧桐搖落、籬菊荒涼，形塑出秋天的衰煞。更多

的摹寫則聚焦在人事的變化：昔日奢華繁盛，只剩下闇鏡哀弦、空櫪涸水，取代親賓宴聚、

歌舞妓樂的，是孤鸞寡鵠、蠨蛸蝙蝠，與滿目的莓苔塵土。婚姻的社會價值，隨著妻子的

亡故而逐一流失，喪妻士子所要獨自面對的，是尚須提攜的小兒女，需要照護的舊姻族、

家人與門客，失去婚姻的奧援，對一個貧弱士子而言，竟是如此沈重、徬徨無助，亦可見

門第婚姻之不足恃。同樣出身寒微的白居易，用如此筆墨鋪排元稹因婚姻而起落的遭遇，

自是別有一番同情的了解。 

（三）青冥垂翅：孤寒士子的仕宦作為空間 

白居易藉由元稹婚仕相依、成毀相隨的本事，對婚姻的社會價值作了慎重其事的鋪

敘，在約略相同比重的建構與解構之後，進一步要探究的是寒微之士所獨力開拓的仕宦空

間： 

 

心期正蕭索，宦序任拘跼。懷策入崤函，驅車辭郟鄏。逢時念既濟，聚學思大畜。端

詳筮仕蓍，磨拭穿楊鏃。始從讎校職，首中賢良目。一拔侍瑤墀，再升紆繡服。誓酬

君王寵，願使朝廷肅。密勿奏封章，清明操憲牘。（頁 865） 

 

相對於元稹有意拉開「仕」與「婚」的距離，著力凸顯個人 15 歲、28 歲的優異考績，乃

至以直貶官的仕宦遭遇，都可歸於寒微士子的尊嚴告白。白居易則藉由生命剎忽、婚姻短

暫的不足以恃，直探寒微而有志之士的心路歷程，如何在孤立無援的京城重地，爭取實踐

自我的仕宦空間？惟一的依賴就在個人的學養能力，這一點同為寒微士子的元白所共識。

「逢時」四句乃舉《易經》的〈既濟〉、〈大畜〉二卦，強調學力工夫之外，時運相濟是

另一個關鍵因素。就此而言，元白堪稱努力有成，「始從」、「誓酬」即各以四句說明科

考與入仕的遂順，對憑一己之力進入官場的元白而言，更大的挑戰乃在官場生態的不足為

外人道，遂使嚴守官箴而黽勉從公、清明自守的政壇新人，在盤根固結的政壇中成了「圈

外人」，因此，更多的描寫與修辭乃在圈外人與既有勢力的抗衡： 

 

鷹韝中病下，豸角當邪觸。糺謬靜東周，申冤動南蜀。危言詆閽寺，直氣忤鈞軸。不

忍曲作鉤，乍能折為玉。捫心無愧畏，騰口有謗讟。只要明是非，何曾虞禍福？（頁

8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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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易以鷹鸇與獬豸為喻，兩者均為捍衛禮法體制的代表，前者典出《左傳．文公十八年》：

「見無禮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28獬豸傳說可溯至堯刑官皋陶，29強調

為政之道在於有效打擊不法，才能確保朝廷與社會體制的長治久安。並以《書．周書．冏

命》所云「惟予一人無良，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不及，繩愆糾謬，格其非心，俾

克紹先烈。」30細筆繪製出匡正、繩愆與格非的事君之道。至於「申冤動南蜀」一句，依

白居易〈贈樊著作〉所云：「元稹為御史，以直立其身。其心如肺石，動必達窮民。東川

八十家，冤憤一言伸。」31乃指元稹於元和 4 年二月任監察御史，三月充劍南東川詳覆使，

有〈彈奏劍南東川節度使狀〉，詳盡糾舉劍南東川節度使嚴勵不法情狀，元稹即以「臣職

在觸邪，不勝其憤」自許，32正與獬豸傳說相呼應。以上四句寫得鄭重，句句引經據典，

意在建構仕宦的作為空間。「危言」以下八句轉入現實際遇，凸顯以危言直氣、不曲不折、

無愧無畏的行事作為，抗衡朝廷權勢，堅持是非之辨，不計個人毀譽禍福。「車摧」以下

十六句乃以旁觀者的角度，極力摹寫元稹貶謫荊州江陵的苦難： 

 

車摧太行路，劍落酆城獄。襄漢問修途，荊蠻指殊俗。謫為江府掾，遣事荊州牧。趨

走謁麾幢，喧煩視鞭扑。簿書常自領，縲囚每親鞫。竟日坐官曹，經旬曠休沐。宅荒

渚宮草，馬瘦畬田粟。薄俸等涓毫，微官同桎梏。月中照形影，天際辭骨肉。鶴病翅

羽垂，獸窮爪牙縮。（頁 865） 

 

以車摧劍落比喻人才的淪落，尤以偏鄉基層僚佐的處境，包括不對等的官民關係，鞭朴鞫

問的工作性質，繁重瑣碎的工作量，物資匱乏的生活環境，遠離親友的孤寂感，尤以喪失

仕宦的作為空間，映現出經典事理與現實際遇的距離，更是令人難堪。因而以「行看鬚間

白，誰勸杯中綠？時傷大野麟，命問長沙鵩。夏梅山雨漬，秋瘴海雲毒。巴水白茫茫，楚

山青簇簇」八句，在一片蠻荒中鐫刻出孤獨老去的才士身影，以孔子傷麟、賈誼問鵩的典

故，吟唱出時命相違的志士悲歌，交織成古來才命相妨的無限悵惘與憾恨。 

                                                        
28 唐．孔穎達等：《春秋左傳正義》，《十三經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82 年），卷 20，頁 352。 
29 漢．王充：《論衡．是應》引儒者說云：「觟角虎（即獬豸）者，一角之羊也，性知有罪。皋陶治獄，

其罪疑者，令羊觸之。有罪則觸，無罪則不觸。斯蓋天生一角聖獸，助獄為驗，故皋陶敬羊，起坐

事之。」《諸子百家叢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年），卷 17，頁 171。 
30 唐．孔穎達等：《尚書正義》，《十三經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82 年），卷 28，頁 294。 
31 同註 8，第一冊，卷 1，頁 29。 
32 同註 12，卷 37，頁 419-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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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春夢空花：感妄悟空以證成佛道 

同為孤寒士子，白居易藉由重新演示元稹的婚戀與仕宦經歷，以經典習染與個人價值

判斷為出發點，力圖理解「學而優則仕」的志士世界，更發出自己獨立的聲音，揭開政壇

習性所遮蔽的現實真相。白居易最後以「吟君七十韻，是我心所蓄」表明同情的了解，除

了可以強化和詩的詮釋效力，更據以指引「既去誠莫追，將來幸前勗」的感妄與重建之道： 

 

欲除憂惱病，當取禪經讀。須悟事皆空，無令念將屬。請思遊春夢，此夢何閃倏？豔

色即空花，浮生乃焦穀。良姻在嘉偶，頃刻為單獨。入仕欲榮身，須臾成黜辱。合者

離之始，樂兮憂所伏。愁恨僧祇長，歡榮剎那促。覺悟因傍喻，迷執由當局。膏明誘

闇蛾，陽焱奔癡鹿。貪為苦聚落，愛是悲林麓。水蕩無明波，輪迴死生輻。塵應甘露

灑，垢待醍醐浴。障要智燈燒，魔須慧刀戮。外熏性易染，內戰心難衂。法句與心王，

期君日三復。微之常以法句及心王頭陀經相示，故申言以卒其志也。（頁 865-866） 

 

元稹在十年之間，經歷了一場青春綺夢與婚仕繁華，緊接著就趨走蠻荒，白居易乃以佛說

「一切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露亦如電，應作如是觀。」33、「色不異空，空不異色；

色即是空，空即是色。」34加以詮釋，青春艷情固然是夢是空，良姻嘉偶、仕宦歡榮，又

何嘗不是如露如電、剎那成空？迷執貪愛盡是悲苦，水蕩無明，輪迴死生，如《圓覺經》

所云： 

 

此無明者，非實有體，如夢中人，夢時非無，及至於醒，了無所得。如眾空花，滅於

虛空，不可說言，有定滅處。何以故？無生處故。一切眾生，於無生中，妄見生滅。

是故說名輪轉生死。35 

 

感妄悟空，甘露灑塵，醍醐滌垢，以慧刀智燈破除我執魔障，白居易以〈佛說法句經〉、

〈佛為心王菩蕯說投陀經〉，36期許元稹能夠早斷無明，證成佛道。相對於議論婚仕所採

                                                        
33 同註 9，第 8 卷（般若部四），姚秦．鳩摩羅什譯：《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83

年），頁 752。 
34 同前註，唐．三藏法師玄奘譯：《般若波羅蜜多心經》（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83 年），頁 848。 
35 同前註，第 17 卷（經集部四），唐．佛陀多羅譯：《大方廣圓覺修多羅了義經》（臺北：新文豐出版

社，1983 年），頁 913。 
36 依陳寅恪考證，法句及心王頭陀經指敦煌本〈佛說法句經〉、〈佛為心王菩蕯說投陀經〉，同註 5，頁

782。〈佛說法句經〉收入《敦煌寶藏》（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6 年）「散 447 號」，《敦煌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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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儒家經典，白居易面對婚仕成毀的無常，深刻體認到政治世族所壟斷的政治資源，嚴

重限縮了孤寒士子的仕宦空間，有才無命的歷史悲劇，依然無解而又難以釋懷，乃引入一

連串的佛說語彙，以人生虛幻之理，對治志士沈淪之悲，就正值盛年的元白二人而言，毋

寧是自我療傷的安慰劑，同時也確立了窮達無常、儒佛相濟的士子處世模式。 

五、演繹青春：由私祕傳記到同情共感 

元稹的個人婚戀仕宦履歷，藉由元白〈夢游春〉詩的唱和，發展出一套獨特的敘事模

式：特定讀者，排比聲律，一場春夢，婚／仕俱如幻；娓娓細訴，無非生活瑣碎；許多姿

態，畢竟都是空。在詩歌形式上，以和詩的方式連結原詩，本多拘限，而異於其他和詩的

「韻同意殊」，37元白〈夢游春〉韻既不同，意自不必同，各有鋒芒。在表述方式上，藉

由「曲盡」完全重現個人的私祕情事，更以「甚感」、「至感」而變本加「廣」，除了事件

和人的回憶，同時又受到杜甫五言排律夾敘夾議的影響，交雜著許多思考、引導與議論，

而思考顯然又占據比較多的位置。在作品流傳上，和詩本即設定有特殊讀者，再加上排比

聲律的長篇鉅製，卻能風靡當時乃至成為「元和體」之上乘。由此可見，元白〈夢游春〉

詩在詩歌發展上宜有其座標意義。 

（一）鋪陳終始：由浣花鉅製到元和體的風行 

元稹歷經婚戀與仕宦的挫折，遠貶偏鄉，孤寂自守，百無聊賴，元和五年選擇以〈夢

游春詩七十韻〉敘寫不堪回首的個人私祕情事，固可藉詩歌創作以抒發個人悵惘不甘的情

緒，而五言長詩的高難度寫作技巧，亦有意建立自己在詩壇上的地位。因此，元和八年元

稹作〈唐故工部員外郎杜君系銘並序〉，即特別標舉杜甫的五言長篇鉅製： 

 

                                                                                                                                                           
137 冊散 436-1608 號》；〈佛為心王菩　說投陀經〉收入「斯 2474 號」，20 冊「斯 2468-2552 號」，頁

67。又收入方廣錩主編《藏外佛教文獻》「中國北京圖書館藏新 1569 號」、「中國天津藝術博物館的

津藝 4510 號」，《藏外佛教文獻》第 1 冊 No.8（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5-2003 年；CBETA 漢
文大藏經 http://tripitaka.cbeta.org/mobile/）。 

37 元白唱和固有韻同而意不同者，如白居易〈代書詩一百韻寄微之〉、白居易〈東南行一百韻寄通州

元九侍御澧州李十一舍人果州崔二十二使君開州韋大員外庾三十二補闕杜十四拾遺李二十助教員外

寶七校書〉，元稹依次重用白詩原韻作〈酬翰林白學士代書一百韻〉、〈酬樂天東南行詩一百韻〉，其

中〈酬翰林白學士代書一百韻．序〉即有「韻同意殊，謂為工巧」之自詡。（同註 15，頁 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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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齊之間，教失根本，士子以簡慢歙習舒徐相尚，文章以風容色澤放曠精清為高。

蓋吟寫性靈，流連光景之文也。意義格力固無取焉。……至若鋪陳終始，排比聲韻，

大或千言，次猶數百，詞氣豪邁而風調清深，屬對律切而脫棄凡近，則李尚不能歷其

藩翰，況堂奧乎。38 

 

不同於宋齊以來「吟寫性靈，流連光景」而缺乏「意義格力」的詩歌作品，元稹特別

標舉杜甫鋪陳終始、排比聲韻、屬對律切的創作技巧，凸顯其風調清深而脫棄凡近的創

作造詣，顯然是與其〈夢游春詩七十韻〉相呼應的。元和十年元稹作〈敘詩寄樂天書〉，

即以「得杜甫詩數百首，愛其浩蕩津涯，處處臻到」，把自己納入杜甫的詩學譜系，39更

竭力以詩歌創作證明自己的存在： 

 

又不幸，年三十二時有罪譴棄，今三十七矣。五、六年之間，是丈夫心力壯時，常在

閑處，無所役用。性不近道，未能淡然忘懷，又復懶於他欲，全盛之氣，注射語言，

雜糅精粗，遂成多大。40 

 

盛壯之年遭受棄置，把無所役用的全盛丈夫心力，完全貫注在詩歌創作上，初到貶所的五

言長詩〈夢游春詩七十韻〉，自然是兆端。元和十四年元稹終得回京，即有〈上令狐相公

詩啟〉，除了再度敘明謫宦十餘年間「閑誕無事，遂專力於詩章」，更自陳有意開展的創

作理念，云： 

 

然以為律體卑下，格力不揚，苟無姿態，則陷流俗。常欲得思深語近，韻律調新，屬

對無差，而風情宛然，而病未能也。41 

 

元稹明白揭示改革律體的主張，除了在創作技巧上講究「思深語近，韻律調新，屬對無差」

的語言工夫，更要達到兼具「意義格力」與「風情宛然」的內容旨趣。元稹更引同為天

涯淪落人的白居易，除了相濡以沫的相互慰藉，共同選擇把科舉考試的五律推向五言長篇

鉅製，在平仄上又不同於杜甫的五言排律，更藉由彼此唱和，相酬相難，逞能爭勝。耐人 

 

                                                        
38 同註 12，卷 56，頁 600-602。 
39 廖美玉：〈杜甫在唐代詩學論爭中的意義與效應〉，《中華文史論叢》總 94 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

社，2009 年 2 月），頁 37-72。 
40 同註 12，卷 30，頁 351-354。 
41 同前註，卷 60，頁 632-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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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味的是，始終不綴的詩歌創作與詩體變革，成了元白取得回歸政治體系的惟一對話媒

介，充分發揮逞才競技的社會功能。劉昫《舊唐書．元稹傳》即指出： 

 

既以俊爽不容於朝，流放荊蠻者僅十年。俄而白居易亦貶江州司馬，稹量移通州司馬。

雖通、江懸邈，而二人來往贈答，凡所為詩，有自三十、五十韻乃至百韻者。江南人

士，傳道諷誦，流聞闕下，里巷相傳，為之紙貴。觀其流離放逐之意，靡不悽惋。42 

 

荊蠻的僻遠之地，放逐的廢棄之身，都因五言長詩的高度流傳，使元白不但沒有被社會所

遺忘，甚而持續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足見元白的詩歌造詣與創造議題能力，自有其過人

之處。長慶元年（821）元稹自編《雜詩》十卷，作〈進詩狀〉以獻憲宗，自謂「九歲學

詩，少經貧賤，十年謫宦，備極恓惶，凡所為文，多因感激。」、「自律詩百韻至於兩韻

七言，或因友朋戲投，或因悲歡自遣。」43亦可見一斑。 

元白兩人在五言長篇上相激相難的競技意味，顯然更具話題性，因而成功形塑出「元

和體」的創新與流行，是元白所津津樂道者，如長慶 3 年白居易〈餘思未盡加為六韻重寄

微之〉有「詩到元和體變新」之句，自注云：「眾稱元白為千字律詩，或號元和格。」44而

元稹〈酬樂天餘思不盡加為六韻之作〉有「次韻千言曾報答」之句，自注云：「樂天曾寄

予千字律詩數首，予皆次用本韻酬和，後來遂以成風耳。」45乃至長慶 4 年元稹於〈白氏

長慶集序〉所云： 

 

會予譴掾江陵，樂天猶在翰林，寄予百韻律詩及雜體，前後數十章。是後各佐江、通，

復相酬寄。巴、蜀、江、楚間洎長安中少年，遞相仿效，競作新詞，自謂為「元和詩」。46 

 

依元稹自道，兩人酬和競技的百韻長詩，包括律詩及雜體。而漢以來由權貴所引領的貴遊

文學，因元白先後遭貶僻遠，透過異地「酬寄」的方式，極力發揮詩歌創作逞才逞能的社

會功能，乃能由偏鄉貶所進而影響到京城的創作風尚，而百韻律詩及雜體的詩學地位，亦

由此確立，如翁方綱《石洲詩話》所云： 

 

 

                                                        
42 五代．劉昫：《舊唐書》（臺北：鼎文書局，1985 年），卷 166，頁 4332。 
43 同註 12，卷 35，頁 405-406。 
44 同註 8，第三冊，卷 23，頁 1532。 
45 同註 15，頁 889-890。 
46 同註 12，卷 51，頁 554-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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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家之難，轉不難于妙悟，而實難于鋪陳終始、排比聲律，此非有兼人之力、萬夫之

勇者，弗能當也。47 

 

以鋪陳終始、排比聲律的藝術造詣難於妙悟，實兆端於杜甫，完成於元白。趙翼《甌北詩

話》除了指出元白詩「尚坦易，務言人所共欲言」、「多觸景生情，因事起意」的生活性

題材與語言特色，尤以五言排律的造詣最高： 

 

然近體中五言排律，或百韻，或數十韻，皆研鍊精切，語工而詞贍，氣勁而神完，雖

千百言亦沛然有餘，無一懈筆。當時元白唱和，雄視百代者，正在此。48 

 

此就五言排律而言，百韻雜體自然更多變化，以數十、百韻的長篇寫人所共欲言的景事情

意，佈置有序，精切工贍，而又氣勁神完，無一懈筆，不僅風靡當時，並且雄視百代。前

言引陳寅恪語謂〈夢游春〉詩「非尋常遊戲之偶作」、「心儀浣花草堂之鉅製，而為元和

體之上乘」，確立了由杜甫到元和體的五言長篇律詩及雜體的發展，49奠定了元白在詩歌

發展史上的地位。 

（二）曲盡人事：以敘事為抒情的詩學意義 

相較於其他文類，詩歌在形式技巧上的押韻、句法省略，多用比興而較少白描的賦，

以言志抒情為主軸的書寫特質，都使詩的讀者受到限縮而較難以廣泛流行。如前所述，元

白〈夢游春〉詩序映現了唱和的私密性，元稹以對「知己」放懷暢述個人私祕情事，獲致

自身抒發的一個管道。而白居易更藉由閱讀、重現與渲染，分享並參與了元稹個人婚戀仕

宦的生命故事，經由唱和的相互心理告解，元白乃成為「共同擁有私祕」的生命共同體。

兩人在詩序中一再強調「不可使不知吾者知，知吾者亦不可使不知」、「尤不可使不知吾者

知」，揭示了詩歌內容的不見容於社會主流，甚至可能成為刺傷自己的利器，因此，旁人

愈加無法看懂、參與其中，愈加顯示了兩人同病相憐的知己交情。在文體上，採取鋪陳終

始、排比聲律、韻律調新、屬對無差的五言長詩，增加寫作與閱讀的難度，應是相同的考 

 

                                                        
47 清．翁方綱：《石洲詩話》，郭紹虞輯：《清詩話續編》（臺北：木鐸出版社，1983 年），卷 1，頁

1373。 
48 清．趙翼：《甌北詩話》（臺北：廣文書局，1971 年），卷 4，頁 2。 
49 元白的元和體五言長律及雜體，比起杜甫的五排，在聲律上已有許多「新變」，因非本文所能容受，

故僅據各家詩話作為討論文本，至於元和體的聲律新變問題，擬另撰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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量。因此，理論上，〈夢游春〉的私祕傳記性質，有可能成為傷人利器，應該只宜作為「共

同擁有私祕」的元白私人收藏品。 

 

耐人尋味的是，愈是私祕性的事物，愈能引起偷窺的欲望；愈是高難度的挑戰，愈能

引發效尤的風潮；尤其是悖離社會主流的論述，更具有議題性而能獲得更多的關注。這點

除了可由前述元和體的創作模仿得到驗證，再由白居易〈與元九書〉標舉聞其詩而「眾口

籍籍，以為非宜」、「眾面脈脈，盡不悅」、「權豪貴近者相目而變色」、「執政柄者扼腕」、「握

軍要者切齒」，顯見愈是悖離社會主流的論述，愈能激發出潛在的讀者，乃至： 

 

自長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鄉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題僕詩者；士庶、

僧徒、孀婦、處女之口，每有詠僕詩者。50 

 

無論毀譽，都已成功激起廣大的讀者群。由兩人共同擁有的私祕情事，發展成不同階層讀

者的同情共感，這個現象，宋人曾就述事寄情的創作手法加以討論，如魏泰（1082？）《臨

漢隱居詩話》云： 

 

詩者述事以寄情，事貴詳，情貴隱，及乎感會于心，則情見于詞，此所以入人深也。……

若張籍、王建、元稹、白居易以此得名。其述情敘怨，委曲周詳，言盡意盡，更無餘

味。51 

 

以敘事為抒情，故事情節本就容易吸引人，更何況是個人的私祕情事而又關涉政壇升沈，

再加上排比聲律、語工詞贍的長篇鋪陳與精美文字，自有好奇／好事者克服蒐求與閱讀的

困難，以成為「共同擁有私祕」的特殊讀者群。魏泰同時也指出元白等人的「以此得名」，

在於降低閱讀的困難度，包括以敘事為抒情的委曲周詳，以及言盡意盡的表達方式，都大

幅提高了詩歌的渲染力與可讀性。張戒（？-1157？）《歲寒堂詩話》也指出： 

 

 

 

 

                                                        
50 同註 8，第五冊，卷 45，頁 2792。元稹於〈白氏長慶集序〉亦云：「然而二十年間，禁省、觀寺、

郵堠、牆壁之上無不書，王公、妾婦、牛童、馬走之口無不道，至於繕寫模勒，衒賣於市井，或持

之以交酒茗者，處處皆是。」（同註 12，卷 51，頁 554-555。） 
51 宋．魏泰：《臨漢隱居詩話》，何文煥輯：《歷代詩話》（北京：中華書局，1992 年），頁 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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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言白少傅詩格卑，雖誠有之，然亦不可不察也。元白張籍詩，皆自陶阮中出，專以

道得人心中事為工，本不應格卑，但其詞傷于太煩，其意傷于太盡，遂成冗長卑陋爾。52 

 

張戒論詩首揭「建安陶阮以前詩，專以言志」，而元白既自陶阮出，猶得詩人本意，且將

詩人之志擴大為人人心中事，使讀者聞之皆若傷我心，正符合白居易〈與元九書〉所稱「以

歌泄導人情」的主張。當元白兩人的五言長篇唱和詩風行而成為元和體時，為了滿足更多

讀者的期待，詞益繁而意益盡，逐步向一般讀者靠攏，而招致專業讀者給予「冗長卑陋」

的批評，詩歌讀者群的分流，於焉產生。如王若虛（1174-1243）《滹南詩話》云： 

 

樂天之詩，情致曲盡，入人肝脾，隨物賦形，所在充滿，殆與元氣相侔。至長韻大篇，

動數百千言，而順適愜當，句句如一，無爭張牽強之態。此豈捻斷吟鬚悲鳴口吻者之

所能至哉！而世或以淺易輕之，蓋不足與言矣。53 

 

詩歌發展到盛唐，詩人在創作技巧上，已能達到含蓄蘊藉、興喻寄託乃至興象玲瓏的境界，

使詩人成為互為讀者的特有小眾群體，甚生劃分出不同詩風派別。而元白則藉由創作技巧

打開詩的國度，以情致曲盡的描寫，順適愜當的字句，達到入人肝脾的閱讀效果。趙翼《甄

北詩話》更指出： 

 

元白尚坦易，務言人所共欲言……坦易者多觸景生情，因事起意，眼前景，口頭語，

自能沁人心脾，耐人咀嚼。54 

 

不論是「道得人心中事」、「務言人所共欲言」乃至「與元氣相侔」，都指向人所共有之

情，而情又來自眼前景與當時事，略無避隱，明白易懂，自然能引起讀者的共鳴。 

敘事文類的小說，中唐時期乃與詩歌相互爭輝，55除了白居易〈長恨歌〉與陳鴻〈長

恨歌傳〉，元稹依白行簡〈李娃傳〉而作〈李娃行〉，李紳先有〈鶯鶯歌〉，元稹乃作〈鶯

鶯傳〉，可見中唐文人有意以詩歌與小說合流，而著意發展詩歌的敘事功能，陳寅恪取元

                                                        
52 宋．張戒：《歲寒堂詩話》，丁福保輯：《續歷代詩話》（臺北：木鐸出版社，1988 年），卷上，

頁 459。 
53 金．王若虛：《滹南詩話》，丁福保輯：《續歷代詩話》（臺北：木鐸出版社，1988 年），卷 1，

頁 511-512。 
54 同註 48，〈白香山詩〉，卷 4，頁 1。 
55 清．陳世熙輯：《唐人說薈．例言》：「唐人小說，不可不熟。小小情事，悽惋欲絕，洵有神遇而不自

知者，與詩律可稱一代之奇。」收錄於文懷沙主編：《四部文明．隋唐文明卷》（西安：陜西人民出

版社，2007 年），第 49 冊，頁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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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夢游春〉詩所述鶯鶯妝束，直指為「夫長於用繁瑣之詞，描寫某一時代人物妝束，正

是小說能手。」更具體辨析〈夢游春〉詩的小說筆意： 

 

吾國文學，向來以禮法顧忌之故，不敢多言男女關係，而於正式男女關係如夫婦者尤

少涉及。蓋閨房燕昵之情意，家庭米鹽之瑣屑，大抵不列於篇章，惟以籠統之詞概括

言之而已。……微之天才也，文筆極詳繁切至之能事，既能於非正式男女關係如與鶯

鶯之因緣，詳盡言之於會真詩傳，則亦可推之於正式男女關係如韋氏者，抒其情，寫

其事，纏綿哀感，遂成古今悼亡詩一體之絕唱，實由其特具寫小說之繁詳天才所致，

殊非偶然也。56 

 

小說具有講述故事、形塑人物與摹寫生活細節等特色，才子佳人、英雄豪傑的悲歡離合、

是非成敗，本就容易吸引人。元白既為寫小說之繁詳天才，〈夢游春〉詩又引入小說筆意，

更有婚仕與門第之勾連、人性與社會之衝突等議題與事件，再搭配〈會真詩〉、〈鶯鶯歌〉、

〈鶯鶯傳〉等系列作品，遂使私祕情事傳播成沁人心脾的流行作品，而詩的讀者群與社會

功能也同時達到極致。 

（三）婚／仕共構對青春故事的擠壓與激揚 

如果說唐人小說具有科考前「行卷」、「溫卷」的社會功能，57引入小說筆意的元白〈夢

游春〉詩，則是在婚仕門第的權貴結構之外，不甘僻處偏鄉貶所而沒世無聞，藉由詩歌唱

和而成功塑造出個人形象與聲名，把詩歌的社會功能發揮到極致，而《詩》三百以來傳之

久遠的士／女的青春戀情，也就不免被壓縮成南柯／黃粱的一夢，成了回不去的桃花源。 

元、白以唱和詩的方式共同構築一場青春綺夢，以詩描述夢入、短暫歡愉與出而難返

的過程，更以〈序〉敘說由感而悟、由妄返真的「覺路」，依稀有陶淵明〈桃花源詩并記〉

的影子，卻又迥異於〈桃花源記〉所開啟的對理想世界的憧憬。如廖炳惠在〈嚮往、放逐、

匱缺──「桃花源詩并記」的美感結構〉一文所言： 

 

那個文字的小天地終非久留之地……何況，人一旦使用語言，便起分別心，漁人後來

的「處處誌之」即與最初「忘路之遠近」的清純迥異。正如李維史陀所說，人一使用

                                                        
56 同註 5，頁 777、783。 
57 參見程千帆：《唐代進士行卷與文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傅璇琮：《唐代科舉與文

學》（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86 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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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文字，便與「零度原始」（the zero origin）永遠隔絕；陶淵明以文字表達理想世

界，和讀者透過文字去瞭解詩人的情感世界，都有「不復得路」的無奈與絕望。58 

 

陶淵明以無心誤入桃花源的機緣，得以短暫回歸純樸自然的生存樂境，再以「不復得路」

的無奈與絕望，映襯出桃花源的失落與美好，而文字描述更意謂著理想世界的永遠隔絕，

因此，記憶「桃花源」就成了對「無分別心」的純真世界的無限嚮往。而元白〈夢游春〉

唱和以春宵綺夢記憶一段失落的戀情，則提供了一組更繁複的互動程式：作者文字表達→

讀者接受與詮解→讀者文字表達→原作者成為讀者，試圖在文字敘寫中達到感妄悟空的作

用。此外，不同於〈桃花源詩并記〉的虛構性，元稹〈夢游仙詩七十韻〉多了「自述性」

的元素，破解了無心誤入的偶然性，同時也就抹去了呼應著大地之春的兩性青春故事。若

再搭配前後延伸的相關詩作，以及元白力求創新的寫作意圖，其複雜性與意義值得進一步

梳理。 

如果說陶淵明〈桃花源詩并序〉意圖重構人類曾經擁有而已然失落的「樂園」，藉此

引領讀者思考／追尋一個理想世界的存在；元白〈夢游春〉詩則以春宵綺夢記憶一段曾經

經歷過的男女大欲，藉此論證純屬兩性的青春戀情為虛妄，以便更能理性分明地建構士人

的生命意義與社會價值。而門第婚姻的得與失，與仕途的榮升與黜陟，一一經歷，鋪敘

曲折，刻畫真切，色彩濃烈，仍總歸於夢幻泡影，乃能以詩歌聲名而打動天聽，59重

回仕宦之途。耐人尋味的是，元白的青春版「桃花源」既非以「誤入」開端，自然不

必一味忍受「不復得路」的無奈與絕望，反而各自發展出記憶青春戀情的管道。 

元稹寫作〈夢游春〉詩的同年，有五言排律〈代九九〉詩二十韻，以代言體的表述模

式，寫出「昔年桃李月，顏色共花宜。迴臉蓮初破，低蛾柳并垂」的花樣容貌，依稀是〈夢

游春〉的精簡版，惟於兩人遇合則形塑出青春女性的絕對弱勢，云： 

 

望山多倚樹，弄水愛臨池。遠被登樓識，潛因倒影窺。隔林徒想像，上砌轉逶迤。謾

擲庭中果，虛攀牆外枝。強持文玉佩，求結麝香縭。阿母憐金重，親兄要馬騎。把將

嬌小女，嫁與冶遊兒。（頁 352） 

 

 

 

                                                        
58 廖炳惠：〈嚮往、放逐、匱缺——「桃花源詩并記」的美感結構〉，《解構批評論集》（臺北：東大圖

書公司，1985 年），頁 21-38。 
59 元稹〈進詩狀〉即為奉聖旨寫錄《雜詩》十卷以進而作，白居易身後更得宣宗悼詩：「文章已滿行人

耳，一度思卿一愴然」（同註 18，《全唐詩》卷 4，頁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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嬉游於春水之濱的無邪少女，無復《詩經．關雎》中「寤寐求之」、「寤寐思服」、「琴

瑟友之」、「鐘鼓樂之」的好逑君子，60反而在阿母憐金、親兄要馬的物欲需索下，成了

遠方冶遊兒的伴侶，而畢竟「青春來易皎，白日誓先虧」，徒留「妾貌應猶在，君情遽若

斯。的成終世恨，焉用此宵為」的憾恨，並以「努力新叢豔，狂風次第吹」作結（頁 352），

元稹帶著自省的心意，把自己刻劃成登樓的冶遊兒，更體會到新婚韋叢的作為，對雙文而

言猶如狂風吹襲的冷落。元稹又作有〈看花〉詩，把求仕與看花並置而言： 

 

努力少年求好官，好花須是少年看。君看老大逢花樹，未折一枝心已闌。（頁 361） 

 

依元稹見解，既然求好官與看好花都是年少青春的專利，對於年少的青春戀情，乃能毫不

避忌，既有〈離思五首〉的「曾經滄海難為水，除卻巫山不是雲」（頁 364），或以為悼

亡詩，或以為風情詩，61更以〈雜憶五首〉表達對崔鶯鶯的無限追憶： 

 

今年寒食月無光，夜色纔侵已上床。憶得雙文通內裏，玉櫳深處暗聞香。 

花籠微月竹籠煙，百尺絲繩拂地懸。憶得雙文人靜後，潛教桃葉送鞦韆。 

寒輕夜淺繞迴廊，不辨花叢暗辨香。憶得雙文朧月下，小樓前後捉迷藏。 

山榴似火葉相兼，亞拂磚階半拂檐。憶得雙文獨披掩，滿頭花草倚新簾。 

春冰消盡碧波湖，漾影殘霞似有無。憶得雙文衫子薄，鈿頭雲映退紅蘇。 

（頁 366-368） 

 

全詩為五首七絕連章，參雜出現春、湖、花、月、夜，而每一首的第三句都以「憶得雙文」

的套式出現，顯得肆無顧忌。第一首由春夜無月興起，著重在嗅覺上的記憶體香；第二、

三首有花有月，著重在教鞦韆與捉迷藏的嬉戲記憶；第四、五首在日色中顯影，著重在視

覺上火紅的花與粉紅的臉，洋溢著青春的氣息。黃周星直指「觀此數詩，則〈會真記〉可

以不作。」62元和 14 年元稹回京任膳部員外郎，依舊難以忘情於當年的這場游春之夢，

有〈春曉〉詩云： 

 

 

                                                        
60 唐．孔穎達疏：《毛詩正義》，《十三經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82 年），卷 1-1，頁 20。 
61 唐．范攄：《雲溪友議．艷陽詞》云：「初韋蕙藂逝，不勝其悲，為詩悼之曰：……『曾經滄海難為

水，除卻巫山不是雲』。」丁如明等點校：《唐五代筆小說大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年），

頁 1309。清．黃周星選評《唐詩快》則直指為：「此皆為雙文而作也。」（同註 15，頁 364） 
62 同前註，頁 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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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欲天明半未明，醉聞花氣睡聞鶯。娃兒撼起鐘聲動，二十年前曉寺情。 

（頁 834） 

 

即使二十年後，午夜夢回，花氣、鶯語與嬌娃，依稀當年情景，《王闓運手批唐詩選》評

以：「宰相自供冶游，非蕩子可比。」63已能體會元稹苦心，亦可見〈夢游春七十韻〉的

道性畢竟不夠堅固，元稹乃以追憶的方式不斷重回桃花源，細膩捕捉剎那的繾綣，體貼入

微，筆觸敏捷，鮮妍飄灑，雖是追憶，亦足動人。 

白居易則有多首摹寫青春少女的詩篇，64如〈簡簡吟〉摹寫 11 至 13 歲的少女，「芙

蓉花，柳葉眼」的殊姿好物，卻抵不過「二月繁霜殺桃李，明年欲嫁今年死」的命運，一

句「只合人間十三歲」直道青春的短暫，結語「彩雲易散琉璃脆」65透顯出美麗的無常本

質。同樣描寫未嫁而亡的〈真娘墓〉詩云： 

 

真娘墓，虎丘道。不識真娘鏡中面，唯見真娘墓頭草。霜摧桃李風折蓮，真娘死時猶

少年。脂膚荑手不牢固，世間尤物難留連。難留連，易銷歇。塞北花，江南雪。66 

 

對一座素昧平生的少女墓，想像桃李花容、脂膚荑手的毀壞，流露出青春易逝的不捨深情，

因而發出「世間尤物難留連」的歎息，結語以「塞北花，江南雪」為喻，透顯出生非其地

的位置倒置悲劇。至於〈花非花〉更以一首七絕變格，寫出對春夢無常的不已情思： 

 

花非花，霧非霧。夜半來，天明去。來如春夢不多時，去似朝雲無覓處。67 

 

通篇取譬，以花、霧、春夢、朝雲等無常之物環環相扣，又以非、如、似等否定疑似

之辭加以層層推卸，看似迷離惝恍、難以指實，卻又清晰可感、難以忘懷。可見在〈夢游

春〉詩中不敵婚仕而被刻意幻化的青春戀情，在元白的抒情短章中，自有一方滋養天地。 

                                                        
63 同註 15，頁 835。 
64 筆者另有〈記憶蘇小——由袁枚詩看情欲理的攙合與肆行〉一文，對唐詩人筆下的青春少女有較多

討論。收入《中國文哲專刊》37《明清文學與思想中之情、理、欲——文學篇》（臺北：中央研究院

中國文哲研究所，2009 年），頁 309-359。 
65 全詩如下：「蘇家小女名簡簡，芙蓉花，柳葉眼。十一把鏡學點妝，十二抽鍼能繡裳。十三行坐事調

品，不肯迷頭白地藏。玲瓏雲髻生花樣，飄颻風袖薔薇香。殊姿異態不可狀，忽忽轉動如有光。二

月繁霜殺桃李，明年欲嫁今年死。丈人阿母勿悲啼，此女不是凡夫妻。恐是天仙謫人世，只合人間

十三歲。大都好物不堅牢，彩雲易散琉璃脆。」（同註 8，卷 12，頁 698） 
66 同註 8，卷 12，頁 654。 
67 同前註，卷 12，頁 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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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結語 

元白同為孤寒無援的政壇邊緣人，也都遵循婚與仕的社會規則，獲得朝廷任官的機

會。雖然有貶謫與丁憂的不同因素，兩人又都同時面臨閑退的處境。藉由〈夢游春〉的唱

和，彼此設定對方為「惟一讀者」，除了以「反桃花源」的寫作策略，使非婚姻的青春戀

情成為被「逃離」之地；又以佛教的火宅婬舍、夢幻泡影，使男女愛慾、婚仕繁華都成虛

幻；而大量的佛說因緣，更取代了的儒家事功的教誨。兩首〈夢游春〉的唱和深衷，自足

尋味。 

就生命的本質意義而言，青春畢竟無常，女性固然有逝水年華、青春短暫的傷感，男

性更有志學求仕、揚名養親的壓力，甚至兩性之間難免存在著恩衰情盡、心賞難恃的悲劇，

而紅顏易老，在「士」的彪炳勳業中被遺落的「女」，終究各自懊惱著生命中無可彌補的

殘缺。因此，兩性的青春戀情就只能停留在相遇或離別的那一個特定時間點，把頃刻歡愉

記憶成永恆愛戀。 

陶淵明〈桃花源記〉把極其單純的「芳草鮮美」、「怡然自樂」，鋪寫成「既出」而「迷

不得復路」且「無問津者」的神話，同樣適用於兩性關係：無論是呼應自然本質的單純兩

性青春戀情，或者是實踐「女有歸」的理想社會藍圖，都在個人仕進與社會發展的過程中

逐步失落，只剩下無限的不捨、悵惘與追悔、尋覓。元白〈夢游春〉唱和詩以長達七十、

百韻的五言長詩，在創作技巧上本就具備鋪陳終始、排比聲韻、思深語近、屬對律切、

處處臻到等造詣，尤以避官樣而就家常的處理手法，更有個人私祕的傳記性質，相激相

難的競技意味，以致於流傳人口，使偏鄉貶所成為詩歌創作的生產地，改變了貶謫士人寂

寞窮荒的命運，把詩歌的社會功能發揮得淋漓盡致。 

中唐隸屬敘事文類的小說獲得長足發展，詩歌創寫作同步發生創變，敘事文類所

著重的敘述邏輯、人物形塑、場景鋪設等，更需要理性分析能力。因此，屈原的「亦

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的抒情特質，一直到初盛唐，行所當行，卓爾不群、

無怨無悔的肆行無礙，在中唐也出現了轉變：詩人更在意個人的價值與社會評價，也

更強調理性自省的能力。藉由細讀文本，重新檢視歷來對〈夢游春〉詩的見解，剖析

出詩人意圖把事實看作是虛妄，鋪排成一場青春幻夢，為婚仕而忍情捨歡，卻又詳於

分辨，作出許多姿態，畢竟都是空，只另外開闢出記憶青春少女的抒情空間。從而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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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三百與樂府詩的「春女思」傳統，轉換為功名士子的春夢風情，映現出人事上

春天的失落，與自然中氣候的變遷，恰巧有不謀而合之處，68則天文與人文之關係，顯

然比已知更為密切。 

 

 

 

                                                        
68  筆者另撰有〈韓白對中唐寒燠異常的感知與書寫〉，其中討論到唐代氣候異常現象，導致植物生態的

改變，使得春季變得越來越不明顯。《西北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50 卷第 5 期（2013 年 9 月），

頁 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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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resentation of the spring: 
The love affair and empathy in Yuan Zhen and Bai 

Ju-yi’s Meng You Ch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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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Yuan Zhen inscribed the poetry Meng You Chun during his demotion in Jiang Ling 

(A.D.810). Then, Bai Ju-yi echoed the poetry with He Meng You Chun when his mother had 

died (A.D.812). Both of them are ignoble and unemployed, utilizing the same narrative to 

express their love affairs and transformed it into the popular poetic model“Yuan He Ti＂In this 

research, it begins with the representation of the spring and the memory of youth, and then 

unfolds the essential position of Meng You Chun in the history of poe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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